《啊！亲爱的伊犁河》诞生前后

－－我和田歌

当代著名的作曲家田歌的作品《啊！亲爱的伊犁河》、《草原之夜》和《边疆处处赛江南》已经成为经典作品，风靡了半个世纪多。直到今天，中国几代爱唱歌的人，无人不晓。因为，这三首歌把美丽、富饶、神秘的新疆通过旋律、歌词介绍给歌唱者和万千观众。那么，田歌是怎么起家的呢？

他的第一首成名作和我多少有关系，就得从五十多年前的故事说起……

1953年，我刚从新疆军区文工团创作组调到军区文化部创作组。当时，宣传部长兼文化部长亲自点将这些人从其他单位集中到文化部。其中有后来的著名曲作家石夫，有雕塑家李宇翔，有中央美院来的肖飞等。个个都是青春焕发，热气沸腾。下农村，下农场，奔牧区，上边防，体验生活，进行创作。解放军和各民族的兄弟姊妹，建设边疆，保卫边疆。果然，一批优秀的作品问世。在音乐方面，郭石夫首先写出《娃哈哈》、《祖国是花园》具有浓郁

民族风味的歌曲，由我作词，石夫作曲的《生产大军多荣耀》首获西北军区文艺奖。1954年冬，新疆军区部队除少数国防部队以外，其他大部分部队转入生产建设，成立了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我们创作组的大部分人也转入生产建设兵团文化部。大家非常高兴，因为，边疆和祖国一样，进入了建设和发展时期。边疆的山山水水吸引着我们去描写它、歌唱它。当我来到伊犁河畔的草原牧区，真是令我惊讶、陶醉。它的黑土地，肥沃的牧草，满山遍野的牛羊和勤劳的哈萨克牧民的歌声，维吾尔姑娘的苹果园, 一派美丽、富饶的景象。伊犁河流域才是真正的塞上江南，迸发了我的激情。1955年，国家派出勘测队来设计规划兰新铁路。灵感来了，我和石夫几天之内就写出了《苹果花的时候》女声小合唱。很快在《群众音乐》、《上海歌声》等杂志上发表，又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周新歌》上播出。那时候，既没有电视，听收音机的人也不多，还是新疆人民广播电台的朋友听到了转告我们的。这首歌又获得了年度新歌奖。次年，由中国唯一的中国唱片公司灌制成大唱片出版发行。这首歌又成为天津歌舞团的出国演出的歌曲。这算是我和石夫第一首成名作。1956年，石夫和权宽浮合作了哈萨克风味浓郁的《解放军同志请你停一停》女声独唱歌曲，风靡大江南北。

此时，田歌从国防四师文工队调入新疆军区文工团，开始了他创作的最初阶段。那时，我们还不太熟悉。有一天，他来到兵团文化部拜访我。他说：“军区文工团有位贾力夫写了一首歌词，不象样子，你看看。”他来拜访我，我很感动，打开一看，是写伊犁河的。我便说：“太好了！我正在写一首伊犁河的歌。”田歌说：“能不能协作一下？”于是我答应并且留下歌词。田歌特别说了一句：“你和石夫的作品很不错，我要好好学习一下。这首词不管你能不能用，你只要写出来，一定要给我。”我答应了。

后来，我重新构思，其中用了贾力夫的几句词，写成三段。每段后面加上副歌，并取名为《啊！亲爱的伊犁河》。没过几天，田歌又来，看了歌词，他很满意。后来，他在词上又做了小的改动。不久，这首歌很快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周新歌》中播出，又在<歌曲>杂志《群众音乐》发表。得到专家评论，由当时上海著名的男高音戚长伟演唱，又由中国唱片厂出版发行。我是在音乐杂志上看到的。田歌“删改的一句词‘马群盛旺’是不妥的，不合乎语法的。”但是已灌制唱片，无法纠正。这首歌确是满腔激情的歌颂了伊犁河的美、富饶。他成了田歌第一首成名之作。此后，田歌是我好朋友，好战友，我很佩服他. 因为他参军时是个小鬼，文化程度不高。然而，他很聪明，学习刻苦，热爱新疆的山山水水。往后，他创作出一首又一首名作，成为我国著名的作曲家之一。

1958年，“反右派”后期，我被划为“中右”，等待处理。兵团宣传部所有的“右派”都去农场劳改了。未料，兵团领导让我随兵团干部部的杨兆元去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写兵团的纪录片。是周总理指示，为迎接建国十周年，要有一部反映兵团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影片。通知了军区，转达到兵团党委。不知为什么派上了我。当时在兵团，拿笔杆的除了“右派”就没有别人。长话短说，杨部长带我到了八一电影制片厂，半个月，我写出了纪录片的脚本，八一厂成立了由张加毅、吴迪、向前、丰收和我组成的摄制组，立马赶回新疆。9月份，兵团农场秋收，又是大炼钢铁。我带他们从北疆开始，农六师、农八师、农七师直到农四师，几乎每个农场都走遍，为了体验生活。我告诉张加毅：“伊犁河一带特别有民族色彩，是新疆十三个民族的集聚区，又有中苏友好的边界。”我们不但去了农场，还去了克拉玛依油田和边境。我们接触了许多维吾尔、哈萨克和“二转子”（指中国混血儿）姑娘。其中，两个“二转子”女孩，她们是姊妹俩，妹妹是克拉玛依油田的电话员，姐姐则精通俄语、哈萨克语、汉语。张加毅特别喜欢她。于是，终于把姐姐请来做摄制组的翻译，随我们去农四师拍片。9月底，我们回到乌鲁木齐，那位“二转子”翻译回到克拉玛依去了。这时候，我做了一件好事. 我想，将来的纪录片一定要有一个好的作曲。我立马想到了田歌。此时，田歌并不认识张加毅。我专门把田歌从文工团找来，在兵团小楼见到了张加毅。我想，田歌已经小有名气了，张加毅肯定愿意的。果然，他们一见如故，交谈十分投机。可是我却倒了霉了。宣传部的领导和一伙“反右派”中的左派们,对我咬牙切齿, 又抓住我工作中的一点小误会，又对我进行大批判、大斗争，大字报从四楼贴到一楼，不准我再回摄制组。由于我的推荐，田歌随张加毅去了农四师可可达拉农场，最后拍出了《绿色的原野》纪录片。片中的插曲《草原之夜》大放异彩，竞成为田歌以后誉满海内外的不朽之作。至今，传媒、网上许多许多文章介绍张加毅怎么创作这首歌的。我深信，张加毅所想的那一位姑娘？就是那位俄罗斯的翻译姑娘. 因为不久, 地离开了摄制组。

1959年，《绿色的原野》在国庆公演。可是，张加毅受到批斗和严厉的处分。其中，也有不为人知的感情上的麻烦。张加毅, 因为这首歌他才留在后世人的记忆中。历史的背景有些凄凉，好在张老的骨灰已经安葬在草原上。他可以安息了。我说，这是真实的故事。不知田歌是否也这样认为。

在后来的岁月中，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我在历次运动中都受到批判，被喻为“老运动员”，戴过一顶又一顶“莫须有”的帽子。“文革”期间，文艺界横扫一切资产阶级情调，我也去了农场长期劳动改造。此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一本《田歌歌曲集》，其中也有《啊！亲爱的伊犁河》。可是，词作者麓枫没有了，只有贾力夫和田歌，副歌中的“美丽的家乡，幸福的天堂”改成“伟大的祖国，富饶的边疆”。奇怪，奇怪，何人所为，至今不知。当然，“文革”过后，所有几十种版本的歌曲集，包括建国四十周年、五十周年、六十周年，全国经典歌曲集中，《啊！亲爱的伊犁河》终于恢复了原貌。1985年，我已在石河子文联工作。田歌和张景坤来石河子，党、政、军各界领导包括文化界人士都设宴招待。他们住在石河子宾馆的总统套房。十天吃了十次宴会，田歌仍然是年富力强，热情洋溢，弹着小提琴，唱着他的歌给大家听。他确实很聪明，在群众场合，他几次拉着我的手高高举起来，对大家说：“廖兆暄就是麓枫，是我的老战友，《啊！亲爱的伊犁河》是他写的词。”我明白，他在给我“平反”。说起往事，在五十年代，我们确是不计名利，我没有拿到一分钱的稿费，也不吹嘘自己。埋头做事，不争虚名。和今天的“名家”们完全不一样。

岁月匆匆，田歌离休前后，虽然在南京定居，仍然多次奔跑在天山脚下，创作过许多作品，也得过“五·一”工程奖，出版过许多VCD和DVD，甚至于新疆第一把手王乐泉为他策划出版歌集。但是，再没有能够超过《啊！亲爱的伊犁河》、《草原之夜》《边疆处处赛江南》这样的歌曲了。这也许是众多艺术家的特征吧！

新世纪，我旅居海外，我和田歌仍有联系。他定居南京，2010年，我们在苏州相聚，他又送了我一盒DVD。新品多多，令人羡慕。

作为文化人，田歌的一生是幸福的。因为，他有才华，又聪明绝顶。

